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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籍开国将军的长征路

“父亲的故事，要从木兰山讲起。”7

月初，记者在北京万寿路的一个小区见

到了64岁的杜伟。杜伟是杜义德将军

最小的儿子，他出生时杜义德已50岁。

杜义德，1912年5月生于武汉市

黄陂区木兰山北侧的一个小山村——

柿子集村程家咀湾。1928年，16岁的

杜义德加入农民赤卫军，1929年4月

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

过兰州军区司令员。

苦孩子加入农民赤卫军
拿起土枪、大刀反抗恶势力

杜义德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幼时

只读了8个月私塾，8岁起给地主放牛，

10岁跟着哥哥挑货到夏店、河口等集

市售卖。

“父亲小时候很聪明，几个月就把

开办私塾的地主家的孩子比了下去，惹

得地主家不高兴。”杜伟坐在家里一张

20世纪80年代常见的木质布艺单人

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讲话声音洪亮。

15岁那年，杜义德跟随老家一名

胡姓锯匠到汉口帮人“拉大锯”、学木

工，每天锯木头、煮饭、洗碗、烧茶、担

水。一天，他因劳累过度拉锯偏了线，

把一块木头锯废了。老板大怒，拿锤子

把他打昏了过去，绑了起来。经师傅再

三说情，老板才放他回到黄陂。

命运的转折就此发生。杜义德回

到家乡后，传来了黄麻起义的消息，“大

家都说穷人有出头之日了”。没多久，

木兰山出现了一支闹革命的队伍——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

第7军前身是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黄麻起义后，鄂东军突破国民党封锁，

转战木兰山。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

示，鄂东军改编为第7军，吴光浩任军

长，戴克敏任党代表。

第7军以木兰山为依托坚持游击

战，后又打回黄麻地区（今红安、麻城），

并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

31师，是红四方面军的源头之一。

红军喊出“为穷苦农民求翻身”的

口号，还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提出“一

切权力归农会”，号召贫苦农民进行“五

抗”（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

杜义德儿时就疑惑：“穷人给地主

干活，为什么连饭都吃不饱？”农民协会

让杜义德看到了希望，1927年底，他在

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他用红纸写了

一副对联，贴在农民协会的大门上：镰

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随着农民运动发展，反动势力开始

反攻，杀害农民协会干部和会员。针对

这种情况，红军派人帮助各村组织农民

赤卫军，1928年，杜义德加入了农民赤

卫军，拿起土枪、大刀与反动势力斗争。

1929年 4月，杜义德同家乡100

多名赤卫军一起加入红军，被编入31

师4大队，他很快担任了宣传队长，负

责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号召贫苦农民

参军参战。

杜义德作战有勇有谋。据杜伟口

述，父亲参军一年多后，已经担任排长，

在攻打新集（今河南新县）的战斗中，因

敌军防守严密、工事坚固，久攻不下。

他率部挖地道至城下，推着一个装满炸

药的棺材，一下把城墙炸开3米多宽的

口子。

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

（今红安）七里坪正式成立，徐向前任总

指挥。

次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

“围剿”作战失利，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

地，转战川陕，杜义德也跟随部队离开了

“生养我和抚育我长大成人”的木兰山。

常把“坚决”挂嘴边
战友叫他“杜坚决”

杜义德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

小，是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留下的。他

称这是“生死疤”“光荣疤”。当时他与

敌人拼刺刀，敌人已经捅到他的鼻翼，

他一刀捅进敌人的太阳穴。他说：“什

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

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

“坚决执行”“坚决完成任务”“坚决

消灭敌人”，反“围剿”作战时，杜义德常

把“坚决”挂在嘴边，作战坚决勇猛。时

间久了，红四方面军战友就叫他“杜坚

决”。

开国少将尤太忠曾回忆，杜义德

“执行上级指示坚决，从不讲价钱”。

“杜坚决”之名，在长征中亦体现得

淋漓尽致。杜伟说：“父亲的坚决，来自

他坚定的信仰。”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

强渡嘉陵江战役，之后开始长征。此

时，23岁的杜义德已升任红30军第89

师政治委员，历经鄂豫皖苏区数次反

“围剿”和川陕苏区的开辟与反“围攻”，

他从普通战士逐渐成长为“铁血战将”。

强渡嘉陵江后，杜义德率部向西北

推进，一路征战至川甘交界处，在一个

县城打了一场攻坚战。

“那时父亲血气方刚，经常带头冲

锋。”杜伟说。眼见久攻不破，杜义德跳

出战壕端起枪带头冲锋，刚登上城墙，

一颗子弹穿胸而过。

“距离心脏只有2厘米。”杜伟坐直

身体，用手比画着说，“前胸伤疤大概长

2厘米，后背伤疤长约6厘米，小时候跟

父亲一块洗澡，我就问过。”

红军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只能用盐

水泡过的纱布给他清理伤口。没有医

疗器械，医护人员就用枪的通条（清洁

枪管的细长铁杆）捅着纱布来回拉扯清

洗伤口内部。后来纱布用完了，医护人

员就用擦枪的白布充作药棉。

“父亲曾回忆，每换一次药，他就疼

晕一次。堪称奇迹的是，在这么恶劣的

条件下，不久后他竟然痊愈了。”杜伟说。

杜义德身经百战，多次负伤。杜伟

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胸口的这一处贯

穿伤。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一路辗转

四川、西康（今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部

分地区）、青海、甘肃四省，行程万里，征

战不休。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

甘孜会师。国民党惧怕红军三大方面

军会师，集结重兵在甘肃南部设置两道

封锁线。

8月，红二、四方面军发布了岷洮

西战役计划，以突破敌军封锁，这也是

会宁会师前最后一场大型战斗。

当时，杜义德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四

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派他

前往4军第10师传达作战计划并协助

指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设4个局，其

中四局主管军务后勤供给。

杜义德领取任务后非常高兴，决心

以战斗的胜利向会师献礼。他“将一支

二十响的快慢机驳壳枪往腰间一插，满

怀信心连夜赶到十师驻地”。

据《长征大事典》记载，杜义德从小

在山间长大，走惯了夜路。岷洮西战役

率部袭取渭源城时，他带队化装成百姓

侦察敌情，选定突破口。

一个狂风呼啸、大雨滂沱的夜晚，

他率部长途奔袭至渭源城下，兵分两路

同时登城，打得敌军措手不及。拂晓时

分，红军攻克渭源。

杜义德在回忆文章中也着重描写

了这次战役：岷洮西战役的胜利，打垮

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为会宁会师

奠定了坚实基础。

94岁忆会师：
像飘零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

1936年10月9日，杜义德率红四

方面军直属纵队赶到会宁城外。前方

突然传来一阵歌声，仔细一听，原来是

兴国山歌——“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

主张，打得敌人叫爹娘……”

“肯定是红一方面军的！”大家惊喜万

分，还有人情不自禁地学着江西口音呼

唤：“同志哥哟——”大家兴奋地喊了起

来，一路喊一路奔，双方紧紧抱在一起。

2006年，94岁的杜义德接受媒体

采访时，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场景。

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当时

觉得，好像飘零在外的孩子又回到了父

母的身边，有党中央领导了，有自由了，

非常温暖。”

会宁会师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

面军曾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短暂会

师。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

确定两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

地。后因张国焘坚持错误分裂主义路

线，红军被迫分离。这也导致了红四方

面军数次爬雪山、3次过草地。

“那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罕见的艰

苦行军。”杜义德生前回忆：纵横数百里

的水草地，泥沼被深草覆盖，人和牲口

一不小心就会被吞没；干粮吃光了，将

士们宰杀战马、吃野菜野草，有的同志

因误食毒草白白丧命；海拔5000米的

雪山，空气稀薄，夜间气温零下二三十

摄氏度，“不少在战场上以一当十的好

同志被冻僵在雪堆里”。

“与党中央会合，是同志们日日夜

夜盼望的事。”杜义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第3次穿行松潘草地时，广大指战员急

切盼望着“三只铁拳”能够合在一起，部

队里开展了“为会师而战斗”“为会师而

行军”的竞赛活动。

杜义德率队到达会宁城时，兴奋地

把一个小战士抱起来转了个圈，又扛到

马背上。那天夜里，他激动地翻来覆去

睡不着。

10月10日黄昏，红一、红四方面

军在会宁文庙举行庆祝联欢大会。朱

德总司令走上主席台：“今天，红军三大

主力胜利会师了！红军是一家人，是亲

兄弟！”徐向前说：“今天，我们胜利会师

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台上台下人们高呼：“中国工农红

军万岁！红军大会师万岁！”那一刻，杜

义德站在欢呼的人群中；那一年，他24

岁。

多年以后，杜义德常对杜伟说起长

征，说起会宁。杜伟说：“父亲大多时候

在说别人，很少提及自己如何打仗，或

者有什么功劳，他总说，自己就是个幸

存者。但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信仰坚

定、听党指挥、冲锋在前的模范军人。”

记者孙笑天

杜义德：穿胸子弹未能击倒铁血战将

1951 年春，杜
义德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学院学
习，与妻子齐静轩
在南京留影。


